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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归根传承不息

熊氏珐琅创立于1969年，祖上曾为清末宫廷造办处的珐琅师，前两代人一直制作传统的景泰蓝，依照古法呈现中
国的珐琅艺术。第三代传人熊松涛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打造出独具标识的“熊氏珐琅”，如今非遗传承的接力
棒即将送到第四代传人——年仅24岁的熊霖林手上。

今年10月，熊霖林与凤翔泥塑传承人韩建斌合作的作品在意大利非遗时尚创物季亮相。这是熊霖林第三次带作
品出国，泥塑与珐琅两种非遗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树干是用泥塑做的，我做的是撒在上面的珐琅树叶，树下的底座横
过来看是中国地图的形状。”熊霖林将她朋友圈中的作品照片展示给记者，一棵挺拔的泥塑树下，几十片不同大小、形
状的珐琅叶片遍撒在树根处的泥土和桌子上。这件作品历时三个月，其中也浓缩着熊霖林自己的情感与故事。“我刚

留学回来，这里的每一片树叶都代表着我的一个经历、一个故事，现在我带着这些经历和故事回
到家里，落叶归根，发展起自己的一棵大树。”

受家族熏陶，熊霖林7岁便开始第一次上手点釉料，十五六岁便做出自己的第一件作品，也
是那时她开始决定走上艺术道路，继承家族的珐琅手艺。“我最喜欢上釉的过程，可以自己挑颜
色、自己上色，看着那些设计图从平面变成立体的，特别有成就感。”

在英国留学期间，熊霖林学的是珠宝设计专业，这也让她确定了自己的未来探索方向——
将珐琅与珠宝更好地结合。“我们家做的都是高温珐琅，耐潮、耐高温、不变色，但目前高温珐琅
用在首饰品牌中的案例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低温珐琅，放在太阳底下放一个月就会褪色。因为
高温珐琅对首饰的要求会比较高，设计方面也会有限制，比如有棱角的地方没法上珐琅，这就需
要在设计上更优化。”耳坠、项链、胸针等小饰品，熊霖林已经做了不少，她爱将花、草等自然元素
融入设计中，喜欢留意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平时到了哪、看见什么总有拍照的习惯，这些也往往
成为让她灵光一现的素材。

今年带到意大利的作品灵感便源于厂院里的树。小时候她总喜欢在成堆的落叶上踩着玩，
这次接到邀请后，熊霖林特意在院中采集各种落叶，作为她树叶作品的原型。让熊霖林感到惊
喜的是，国外参展的反馈都很积极。“他们会给我的作品带来一些新解读，比如觉得这是生命之
树、像《盗墓笔记》里的树等，还有很多特别喜欢的，拿走了好多片。”

展览结束后，熊霖林在总结中写道：“我期待着这棵树被更多的人看到，也希望可以通过这
个创作作为我传承非遗，深入非遗，发展我自己道路的起点，让树干上能长出更多新叶。”

《《20252025北京博物馆通票北京博物馆通票》》已经首发已经首发，，新版通票包含各类博物馆新版通票包含各类博物馆136136座座。。通票继续扩大通票继续扩大““朋朋
友圈友圈””，，新增了新增了66家类博物馆家类博物馆，，其中位于通州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北京熊氏珐琅艺术博物馆其中位于通州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北京熊氏珐琅艺术博物馆
便在其中便在其中。。熊氏珐琅在通州区漷县镇已经传承至第四代熊氏珐琅在通州区漷县镇已经传承至第四代，，经过每一代传承人的精雕细琢经过每一代传承人的精雕细琢，，
如今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欣赏这门手艺的精妙之处如今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欣赏这门手艺的精妙之处。。

精工细作脱胎成器

一件合格的珐琅器物需要几步才能完成？走进博物馆的第一刻就看到了。熊氏珐琅第四代传承人
熊霖林介绍，熊氏珐琅的制品是在银胎上完成的，从制作银胎到最后成为一件合格的器物，总共分为四
个部分，但是细分之下足有近30个步骤。

其中最考验功夫的就是掐丝和点蓝。所谓掐丝就是将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银线，用镊子等工具弯曲
成想要的花纹。“无论是鲜花飞鸟还是瑞兽祥云，珐琅器物上的花纹都很精细，甚至需要在银线上一点点地弯曲。如
果没做好还有可能返工，这是一项非常消耗体力与精力的事情。”熊霖林说。

点蓝就是给器物上色，这是一项需要重复很多遍的工序。需要用滴管将颜料一点点地滴在器物上，因为珐琅用
到的颜料是矿物质，浸泡在水中，所以滴完颜料后，还需要用棉花将颜料上面的水吸干。熊霖林说：“上完颜料就进行
烧制，烧制完成后再上一遍颜料，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呈现出满意效果为止。其中还要注意器物本体的形变，这个过程
中要是出现器物烧坏了就从头再来，所以珐琅在制作过程中损坏太正常了。”

除了珐琅的制作流程，博物馆一层还收藏了20余件来自清末、民国时期的珐琅彩。这些珐琅彩形态各异，包括花
瓶、盖碗、茶杯、动物摆件，还有毛笔等器物。销售总监熊颐介绍，当年的作品颜色比较沉稳，而且两种颜色交界地带
的渐变效果不自然。“当时的颜料肯定没有现在多，这些清末民国的器物，一件大概采用20余种颜料，而我们现在制作
一件至少需要上百种，所以在渐变色的处理上要比这些老物件更加自然。”

历史上喜欢珐琅的国家不止中国，博物馆一层展示了两件来自日本的珐琅彩，当地称它们为七宝烧。熊霖林说，
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日本七宝烧均产自日本明治时期，与中国珐琅差别最大的地方是上面的图样。记者注意到，其中
一件七宝烧通体天蓝色，上面刻画了一只雄鹰翱翔于天际，下方就是波涛汹涌的海浪。“海浪的刻画，很像浮世绘作品

《神奈川冲浪里》中的海浪，所以细看还是很有当地特色的。”熊霖林说。

“镇馆”捧盒针尖上色

进入博物馆二层，这里的珐琅尽出自熊氏工厂。迎面看到的一幅挂在墙上的表盘相框十分惹人注目。相框内，
密布着五彩斑斓的珐琅表盘，交叠掩映，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幅画卷。“17世纪，怀表已经采用珐琅作为表壳、表盘的
装饰，而这个工艺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直到 2005年，‘熊氏珐琅’才真正意义上为珐琅表盘打上了‘中国制造’的印
记，现在跟很多国内外的钟表厂商都有合作。”熊霖林笑着告诉记者，看上去很漂亮的相框产品其实是因为各种瑕疵
废掉的表盘。

展柜中展示着几款成功烧制的珐琅表盘。熊霖林介绍，珐琅表盘的优点是可以百年不变色，奥秘就在于珐琅的
釉料是烧结在表盘之上的，具有极其稳定的物理状态。“熊氏有掐丝珐琅、内填珐琅、微绘珐琅三种珐琅表盘的制作技
艺。内填是用机器压出来上颜色，掐丝是纯手工，细腻程度上要复杂很多。丝的细度只有0.04毫米，甚至比头发丝还
细，像这种表盘简单的图案也基本要做上一个月。”

若论掐丝的复杂程度，最细腻的当属该馆的“镇馆之宝”——大凤仪富贵捧盒。直径15.5厘米的它是馆中最大的
捧盒，传统凤纹牡丹纹饰与红色的主色调象征着美好祥瑞之意。“捧盒是过去大户人家用的器具，因为只能用手捧而
得名，一般女孩子出阁时，里面会放‘早生贵子’之类的祝福语，现在主要用来放首饰。”熊霖林说，其工艺程度之精是
其他工艺品难以比拟的。

大凤仪富贵捧盒的图案十分复杂，盒盖正中几朵花团锦簇的牡丹对称分布，周围被一圈振翅而飞的凤凰环绕，作
为底衬的纹路更是密密麻麻。尤其是盒子侧面分置于盒盖上下的两圈六边形图案，正是工艺的难点所在。“要保持这
些六边形对称、大小适中、排位均匀，同时满足这三个点，其实在珐琅中是比较难实现的，因为掐丝在焊接的过程中可
能会跑丝，不容易控制。”熊霖林介绍，制作这件作品，一共花了两年时间，光掐丝这一步就用了半年左右。

由于纹路细致，上色也是一个难题，这件捧盒用到的色彩达上百种。“仔细看牡丹花蕊处那些细小的黄色，工匠们需
要用20到50倍的放大镜，并用针尖才能给它填上颜色。”熊霖林说，肉眼看上去，花蕊几乎只有一个点大小，不仔细看甚
至很难注意到。如此一个大件的完成，需要一整个团队的配合。从制胎、掐丝，到上釉、打磨，这件作品共经手20余人。

细看上去，捧盒周身还有一层密密麻麻的点状纹路，这也正是熊氏珐琅的标志之一。熊霖林介绍，熊氏珐琅主要
有四个特点。“一是这层云鳞纹，掐丝之后，上色之前，我们都会在胎上錾刻这样一层底纹；二是材质上的改变，从传统
的铜胎变成了银胎，因为银的反光度高，可以衬托珐琅釉料的通透度和鲜艳色彩；第三就是掐丝用的丝，普通的铜丝
厚度大概在0.1毫米，我们的丝能薄到0.04到0.08毫米；第四是釉料用的是矿物质釉料，并且是半透明的，色彩都是我
父亲自己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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